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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 1978年
进国家队时，聂老指导
了我大约一年，但我和
聂老之间还不能说是
师徒关系，应该说是师
生关系更为合适。

我和聂老，由于我
们之间很长时期的竞
争关系，因此很难成为
好朋友，而且我们之间
也确实存在一些磕磕
碰碰，但我们也曾经愉
快地合作过。聂老无
论是在以前还是将来
都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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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聂老早年两三事

王煜辉

19日，聂卫平“棋圣”告别仪式在
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

自从 15 日得知消息我考虑了一
天半之后决定不去北京了，原因之①
我在两千里外过去有点折腾；②我这
人不喜欢人多的场合，平时出席活动
最怕就是被围观签名；③说来话长以
后有机会再说吧……

这几天，各路人都在录视频，好像
在表达什么，又好像在完成任务。我
这人不喜欢随大流，也觉得三言两语
说不清，既然没有媒体来采访我，那我
就静下心来慢慢写几段小文，给自己
的空间留下点痕迹吧！

我认识聂老是 1974 年在成都的
全国围棋个人赛，当然那会儿应该是
我知他而他不知我。那年个人赛的冠
亚季军分别是：陈祖德、曹志林和聂卫
平，如今这三人都已驾鹤西去，让人唏
嘘不已！要说跟聂老真正开始有交集
应该是 1975 年，屈指数来有 50 年以
上，下面我写几个至今不为人知的小
故事作为纪念。

一
1975 年，郑州搞了个邀请赛（应

该是没有奖金的那种），结束之后几个
单位留在郑州共同训练，我那个时候的
资格应该是观摩学习，其间空闲时聂老
指导我从让我四子开始升降，（忘记一
盘还是两盘升降）由于我们都下得快，
在郑州期间来来回回大概下了有几十
甚至上百盘，最后离开的时候大概是停
留在让三子这个份上，我那会儿的水平
应该是四子基本能赢，三子输多胜少，

被顶尖高手指导上百盘，只要不是太蠢
的材要想不进步都难……

正因为如此，一年后的1976年在
去合肥的火车上，陈老（祖德）让我三
子已经明显让不动，对于这件事陈老
后来有说：这盘棋不但棋输了，速度也
输了。

二
1978年全国个人赛在郑州举行，

（那会儿河南有个领导热爱围棋，所以
郑州隔三差五有活动）由于我当年代
表浙江队参加团体赛并坐镇第一台，
我就有资格参加个人赛了。经抽签我
第一轮对“地主”刘小光，这是我们两
个的第一盘正式比赛。比赛到一半时
外面突然下起大雨温度骤降，我被冷
得瑟瑟发抖，但抬头见对手满头大汗，
正在对着棋盘苦苦思索，我忍不住“莞
尔一笑”！

那时聂老已取代陈老连续两届获
全国冠军，当然围棋界的主旋律还是
陈聂之争。根据当时的参赛人数，积
分循环的第五轮必然要决出唯一的全
胜，陈聂就火星撞地球相遇了！

那场关键一战聂老输给了陈老，
按照正常进行，除非陈老阴沟里翻船，
不然聂老就无望蝉联冠军，因此聂老
每天比赛早早收拾了别人但情绪并不
高。

聂老有几个铁杆，我与他们走得
最近的是徐荣新（七段）。他是1951年
出生，大聂老一岁，弹得一手好琵琶，
做饭也是一把好手，我后来会做饭有
很大原因是看着他做我在旁边偷偷学

会的。我也有跟他学琵琶，但苦于那
个东东实在是太难就放弃了，不过我
后来爱上了按下就能响的钢琴，跟当
年想学又没学会琵琶有很大的关系。

我跟徐荣新在后来也有工作交
集，上世纪90年代中他退居二线去中
信，后来做了一个子公司总经理又兼
管围棋队，联赛开始中信公司邀请我
做了几年教练，当时队里有罗洗河、刘
星和彭荃等。

铺垫了半天言归正传，徐荣新和
我等几人在自己比赛结束后就聚到聂
老房间陪伴着他，徐还时不时去赛场
巡视陈老的棋局通报形势，终于有一
天他从赛场传来陈老要输了的好消
息，于是一群人火速奔赴赛场，密切关
注陈老的棋局（此处省略 100 字…）
从此聂老开始精神抖擞，再次蝉联全
国冠军。

三
大约在1979年春节期间，聂老邀

请徐荣新、杨晋华（七段、现旅居新加
坡）等几个好友去他在南池子飞龙桥
53号的家里聚会（不知道此地现在是
否已拆迁还是依然存在），我作为学生
也受邀同行，酒过三巡后想着大冬天
的晚上回去也不方便，于是几个人就
在他家的床上、沙发上，和衣歪七竖八
的对付着睡下了。

北方平房的供暖普遍是家里每个
房间一个炉子一根管子通外面，也许
是我们几个人都还年轻没有什么生活
经验，睡觉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
不料这个炉子半夜熄火了……当早晨

有人被冻醒的时候感觉头疼得厉害，
于是就喊醒别人问是什么情况？顿时
大家就感觉不对劲，也幸亏发现及时，
这要是真发生点什么意外，那中国围
棋的历史完全要改写了……

四
大约在2004年夏天左右，我的一

个朋友跟我说，他想近距离观看我跟
聂老下一盘棋，对局用时等等要跟正
式比赛完全一样，他个人出资五万块
大洋。我说没问题，但要等到大闸蟹
肥了的时候！

我跟聂老一说，他欣然答应，正好
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郊区的某城堡做
小经理，地点就确定在那里了。一行
人前一天住下，第二天上午 10 点开
始，每方用时三小时，有裁判有记录
有棋钟，一切都跟正式比赛一样，唯一
有区别的是没有记者。

我这朋友没想到这盘棋居然一直
下到他读秒很久才结束，然后又复了
半天盘，根据复盘时间即可猜到胜负，
待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已经快晚上7点
了……

我早已吩咐吃饭的时候除了凉菜
第一时间要先上大闸蟹，而且要公
的！当聂老看见我亲自调的调料和半
斤以上的大闸蟹时，把酒言欢一切都
在笑谈中！

其实我的各路朋友私下组织过几
次“聂马大战”，只是这一次是唯一只
有朋友没有宣传的对局，想到从此世
间再无“聂马双龙会”，伤感之情难以
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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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
在师兄弟之中，我的成绩虽然算

不上突出，但我比他们都幸福的一点
是，在 2001 年开始，我有幸与师父同
在贵州卫视职业围棋俱乐部里服役，
共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这七年里我
与师父相处甚多，得到的教诲，听到师
父的故事也最多，后来回首这段时光，
真是无比幸福。在此和大家分享几件
师父当年的趣事，供大家开怀一笑。

●
师父年轻时酒量惊人，喝白酒最

多一次曾豪饮四斤高度酒，被誉为围
棋界的酒仙。但这次豪饮其实并不是
师父最常提起的。据师父回忆，他觉
得自己最值得一说的酒场战役，是上
世纪80年代有一次全国比赛结束，选
手们早上起床后纷纷在房间里收拾行
李，准备出发前往火车站，正在这时，
有一位年轻棋手拎着四瓶啤酒走进师
父的宿舍，说是昨晚买的啤酒没喝完，
一会出发前要去小卖部退瓶（“退瓶”
这个概念，相信大多数成年人都能明
白），他和朋友昨晚实在喝不下这四瓶
酒，浪费了又可惜。于是在大家期待
的眼神下，师父只得在极短的时间里，
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把这四瓶啤酒一
饮而尽，此后这位年轻棋手高高兴兴
地去退回了两毛钱，而师父肚子里哐
当着四瓶啤酒出发去火车站了。

师父是一个心胸开阔，不拘小节
的人，心里面从不装事。在2001年到
2008年间，因为经常和师父在一起出
差比赛（全国围棋甲级联赛是主客场
制，每周都要飞一次外地）我责无旁贷
地承担起了秘书工作，帮助师父安排
机票、住宿、餐饮，陪他老人家出席各
种活动，久而久之，对师父一些生活上

的细节就了解得比较清楚了，以至于
师父在参加饭局时，都必须指定我来
点菜才放心。再后来，师兄弟之间围
绕师父所进行的大大小小聚会的组织
工作，也就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任务。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还记得好
像是2002年，师父在上海参加完一场
比赛后晚上喝了一顿大酒，大约22点
左右我送他回房间睡下，还提醒他第
二天 9 点要出发去机场，师父答应得
很清楚，基于对师父酒量的了解，我也
没多说什么就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
上我从8点20分开始给师父房间打电
话，一直无人接听，到了8点45分我终
于忍不住了，叫来服务员好一通解释
才打让他同意打开房门，一看师父合
衣睡在床上，呼声大作。我连忙推醒
师父，同时帮他收拾好行礼，在 10 分
钟内下楼乘车去机场，一路紧赶慢赶，
终于在登机口关闭之前办好了手续。
等上了飞机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前胸
后背都湿透了。从此之后，我再也不
敢给师父买12点以前的飞机票了。

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身在
福中不知福”，在我 2012 年从职业棋
手的角色中退役之后，和师父相处的
时间大大减少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
意识到，1997年到2012年这15年间，
我是多么的幸福。

●
2013 年，师父做了直肠癌手术，

手术后我去医院看望师父，见他老人
家骨瘦如柴，眼窝深陷，因为手术中胃
液反流灼伤了喉管，说话也无气力，和
之前体壮如牛的形象大相径庭。我本
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那一刻我的泪
水在眼窝里打转，又怕影响师父和家
属的情绪，强忍着没让泪水落下来，等

走出医院大门，我找了一个角落缩成
一团大哭了一阵，由于之前和师父在
一起的时候都是快乐的体验，这种悲
怆的情感是从未有过的，故这一次缩
在角落里的大哭，令我终生难忘。

师父是一个超级乐天派的人，一
般人摊上了这种事，精神上不崩溃就
算是很坚强了，而师父则完全不以为
然，依然泰然自若，犹如天神下凡一
般。听主刀医生说，在把病人推进手
术室，开始做手术之前，麻醉师照例要
和病人讲一些程序上的流程和注意事
项，此时大多数病人都是紧张、仔细地
听，生怕漏过什么。可是我敬爱的师
父则全然不同，只见他还没等麻醉师
讲完这个流程，就已经沉沉睡去，鼾声
如雷了。仿佛即将上手术台接受生死
考验的不是自己一样，这个状态直接
把在场的所有医生惊呆了，后来说起
这件事，医生们都说，只有三国演义里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才能和师父
此刻的状态相提并论呀。

师父的手术很成功，不过后续的化
疗还是很消耗体力的，在很长的时间
里，师父都不便出门，不过即便如此，师
父依然牵挂着我们师兄弟，当我们需要
师父的时候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

2014年年初，师弟古力和韩国的
李世石九段进行十番棋大战，首局就
在北京举行，病体初愈的师父接受了
主办方的邀请担任裁判长，而由于我
是这次比赛的承办人，于是承担起了
开车去家里接送师父的任务，那时候
师父的精气神已经好了很多，坐在我
的车上一路上谈笑风生，这时我的心
情也无比舒畅起来，陪着师父有说有
笑地抵达了赛场。

我记得这也是师父手术后第一次
在公众面前亮相。后来，师父慢慢痊

愈了，我还陪着他去过一些地方参加
比赛和各种围棋活动，重温了当年侍
奉左右的温馨场景。

●
总体而言，自2012年后，和师父相

处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不过每年8
月17日师父的生日，我们师兄弟还是
尽量一聚，中间有几年受疫情影响，外
地的师兄弟不易进京，聚会的时候也
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殊为可惜。

自我拜入师门之后，曾经赶上过
三次师父的整寿，2001年师父五十大
寿时（师父是 1952 年生，按照北方人
过九不过十的习俗，故2001年过五十
大寿），我请了一位画家赵俊生先生
（当时和我们家住一个楼，是邻居）为
师父画了一幅画，画的内容是棋圣对弈
图，配的诗句是我自己根据杜牧著名的
围棋诗“重送绝句”的前两句改编的
——“绝艺如师天下少，海量似尊世间
无”（原文是“绝艺如君天下少，闲人似
我世间无”），记得当我把画装裱好送到
师父家里的时候，师父原本很喜欢画的
内容，但是看到这两行小字的时候愣了
一下，然后指着这两句诗哈哈大笑，估
计这时师父心里一定会想，这么好的
画，怎么就被这两句文法平庸的诗给拉
低了品位。然而念在我的一片心意，师
父终究还是没舍得批评我的文学水平，
还请我吃了一顿生鱼片作为奖励。

14日深夜，惊闻师父因病去世，内
心中的悲痛无以言表，谨以此文回忆
30年来和师父之间的点点滴滴。愿师
父的在天之灵，也能为我们这些弟子
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如果有来生，还
希望能陪伴在师父身旁，聆听师父的
教诲，同时也多尽一份弟子的孝心。

（因篇幅有限，本文略有删节）

1997 年底，我和
刘世振、古力、刘熙四
人一起行了拜师礼，签
了拜师协议，正式进入
师门，成为师傅所收的
第二批徒弟。师父正
式签约的徒弟并不多，
只有八个人。在我人
生中，这一天完全可以
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
里程碑事件，也是我成
为职业棋手以来，乃至
是前 21年人生中最幸
福的时刻。

“绝艺如师天下少，海量似尊世间无”


